
風起時- 1 
 

風起時 
 

從來，沒有人見過風。 

偶爾在颱風夜裡，或者，有人曾在窗邊聽到他的呼嘯。 

也許，在一片綠油油的稻田，綠波蕩漾中，見著了他的足跡。 

但，從來，沒人見過風。從來..沒有..。 

 

 

折翼的鷹 

「媽！快來看！小鳥受傷了。快來幫幫她啦！」猶然記得幼稚園小班的我，是如此迫切的喚著。 

嚇呆了的、不知所措的。是我，也是懷中的鳥兒。 

或者，無助，是我倆心靈中最深的共振。 

「別怕！媽媽會照顧你。」忘了究竟在什麼樣的心情下，自詡為這不知名的鳥兒的媽媽。只記得日後為

了她，倒吃了許多苦頭。 

但，一切竟也無悔無怨。 

之一 

身為一隻鷹。她，是眾人的期待。 

翱翔於碧海青天。競速，是她的生命。 

她常在九重天裡，找尋大鵬鳥的影子。找尋個伴。 

然而，大鵬已死；而，眾人的期待仍在。 

高飛吧！鷹！ 

九重天裡的世界，只有她懂。 

心底，厭倦於生而為鷹。 

倦於飛翔...受夠了九重天上的孤寂。 

之二 

鷹。 

從來，沒有談過愛情。 

認識他，在一段折了翼的歲月。 

身旁，不斷的是流言及嘆息。 

「聽說，她是故意折了翼的...」 

「哎...多可惜啊...那麼好的一隻鷹。」 

受傷了的鷹，自顧自的，啄著羽毛，啄著傷口...... 

傷口？  啊...是的。 

偶爾從傷口的刺痛，她明白了她是折了翼的。 

她，偷偷地享受那份不可說的快樂。 

流言?   那就隨它吧.... 

如果，拒絕飛翔，是種背叛。那就背叛吧！ 

眾人的失望，是無法強迫她的。 

反正她是再也不願飛翔了的。她是受了傷的，別忘了。 

九重天裡的世界，太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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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 

倏地，她被拾起。 

嘿！我可是隻折了翼的鷹。我無法飛翔。 

鷹毫不在乎的望進他的眼底。 

可是，她竟找不著半絲背叛...甚至失望.... 

找著的，竟是憐惜與不捨... 

 

慌了。真的慌了。 

無懼於流言的惡毒、獨自承受著風風雨雨的鷹。 

在他眼底，卻失去了方向。 

彷彿滿腔的委屈，是他懂的。 

「我不是故意折了翅的....」 

「噓...」 

「我只是厭倦了飛翔....」 

「噓...」 

「我沒有哭，我好勇敢的....」 

「噓...」 

「我...」 

「別說了，我懂的。」 

在他們眼光交會的剎那，倒也說了這麼多。 

之四 

「別擔心，我來照顧你。」 

為了這句話，鷹，放棄了山林原野。 

他，小心地為鷹包紮。 

粗黑的大手，似乎不習慣這靈巧的工作，老顯得笨手笨腳的。 

鷹，覺得好笑。 

但，時日一久，他似乎也順手了許多。 

 

偶爾，鷹會叛逆的咬咬繃帶。 

她有點不適應那將痊癒的翼。鷹，是不怎麼想飛翔的。 

她倒寧可在他身邊蹦蹦跳跳的，像隻麻雀，或是隻鴿子。 

鷹，寧可更平凡點。 

再也不願意在眾人的期待下飛翔。 

一個人孤孤單單的享受著只有自己明瞭的世界。 

她希望能成為他的伴兒。兩個人分享彼此的快樂傷悲。 

於是，試著改變自己。 

 

只是，她似乎笨拙了些。 

笨重的雙翼，不斷的抗議著。一會兒絆著了腳，一會兒又失去了平衡。 

終於，她了解。 

雙翼，是為了飛翔而生的。 

她真能面對不再飛翔的日子嗎？ 

第一次，她對自己感到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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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水 
硬生生的將門關上，淚水卻不住地氾濫了起來。窗外鳥兒不斷啾啾的叫著，彷彿厭倦的這捉迷藏的遊戲。

我該怎麼告訴她，這不是我們天天玩的躲貓貓......。因為我沒打算讓她找著... 

剛開始，鳥兒有些畏懼飛翔，或許由於傷口，或者由於心情。 

但我其實是不大在乎的。我喜歡鳥兒的陪伴。我想，她也喜歡我。 

偶爾，在我們下午的遊戲時間，我會見到她飛上枝頭，同其他的鳥兒喜孜孜的玩著。但，她總不會離開

我的視線。 

日子一久，我發現鳥兒是不開心的。或者連她也不知道。 

她將自己束縛於我身上。她飛不高、也飛不遠。 

看著她在樹梢嘻鬧著，我知道那時的她，才真正快樂、真正自由。 

真正...自己。 

那，才是我的鳥兒。 

於是，在那麼一個下午，我...硬生生的將門關上。 

之一 

許願，在這一生一世中只為他飛翔。 

鷹，從沒忘記。這不僅是她的期許，更是她的誓言。 

鷹一向是說到做到的。 

過去，不管環境如何險惡，她總是咬著牙，撐下去。 

鷹，有她的驕傲。不容許失敗，不接受退卻。 

過去的風風雨雨，她靠著自信、驕傲，一步步地走著。 

不願意顯露出半絲半毫的委屈。她，沒掉過眼淚。 

然而，一如颶風之於老松，眾人的期待、要求，是如此折騰著鷹。 

堅強如鷹，也難逃被摧折、癱倒的命運。 

於是，鷹放棄飛翔。 

如今，或者折了的翼，再也無法成為拒絕飛翔的藉口。 

但，在他為自己解下繃帶的那一瞬間。鷹，為自己許了個願。 

這一次，她打算說到做到。 

之二 

傍晚時分，成了鷹的最愛。 

這是他倆的時光。 

每天夕陽將盡時，他總不忘了帶鷹外出兜風。 

剛開始，鷹是抗拒飛翔的。 

她總待在他身邊，不斷地提醒自己過去的傷痛。 

偶爾，她會大聲的拍翅。搧起風、夾著砂，嚇嚇身旁的麻雀。 

他總是默默的笑著。知道她只是想耍耍威風。 

之三 

日子久了，鷹發現自己再也不能滿足於拍翅。 

有那麼一瞬間，她竟希望他能告訴自己，「為我飛吧！鷹！」。 

畢竟，她是飛翔的能手。她是那麼善於達成別人的願望。 

九重天，是她的。 

但，他從未要求她飛高、飛遠。 

他甚至沒要求她飛翔。 

她，有時會提及她在九重天裏的瀟灑。 

他只是靜靜的聽著、笑著。 

她終於明白，他對自己一無所求。 

他只希望，她，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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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 

於是，在那麼一天。鷹決定面對飛翔。 

她知道她的雙翼是早已迫不及待了的。 

鷹倒是有點擔心他的反應。 

或者，他會希望我待在他身邊...... 

「那麼...那麼我就不飛翔！」鷹，暗暗告訴自己。 

「只為他飛翔！」這誓言，鷹沒忘過。 

在傍晚出發前，鷹，告訴他這決定。 

「今天，我將飛翔！」 

他沒說什麼。一如往常的，帶著鷹出門。 

微笑的伴著鷹，漫步於斜陽下。 

鷹，試探著拍拍雙翼。在他頭頂上盤旋著。 

鷹，是準備好隨時降落的。只要他要求。 

但他帶著笑、看著自己。 

告訴她，他會耐心的等待。 

他希望她玩得愉快。 

於是，鷹，放膽飛翔。 

 

之五 

然而，縱使放膽飛翔，鷹也不讓自己離開他的視線。 

鷹，希望他明白，她之所以再度飛翔，是因為有他。 

只因為他。所以她願意飛翔。 

 

偶爾，在九重天邊緣，她猶豫著。 

這是完全屬於她的世界。現在不知怎麼了..... 

他，見著了鷹的猶豫，陷入了沈思。 

 

鷹興沖沖的降落在他身旁。 

喜孜孜的說著，自己剛剛是如何的「修理」了天空中那對不知天高地厚的麻雀。 

他則一如過往，含著笑、默默的聽著她的故事。 

鷹，發覺了他的無言，多了往常所沒有的憂鬱。 

以後，要多找些好故事逗他開心。鷹告訴自己。 

要好好照顧他，這是她的責任！ 

之六 

他終於明白，鷹仍舊是殘缺的。 

 

過去，鷹，因為受不住眾人的期待，而折磨著自己。 

鷹，縱是高飛，也無法成全自己。 

她，因眾人的期待而飛翔。 

亦因眾人的期待而受傷。 

鷹，是堅強而脆弱的。 

如果沒有人懂得憐惜，那麼我願意。他告訴自己。 

 

於是，他無怨無悔地，照顧著受了傷的鷹。 

 

他萬萬想不到，痊癒後了的鷹，竟仍然是殘缺的。 

他知道，鷹仍不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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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她依然不是自己。 

他，自然明白這是因為他的關係。 

他將自己繫於鷹的身上。因為她是如此需要被照顧、被呵護。 

於是，他放心不下鷹。 

他的心，鷹是懂的。所以即使在天上，鷹也從沒離開過他的視線。 

因為他的緣故，鷹也將自己繫於他身上了。 

但，鷹，畢竟是鷹。仍須要高飛、需要九重天。 

因為那才是她最真實的存在。 

生而為鷹，是她的命運。她無法拒絕飛翔。 

 

於是，流著淚，他作下了他所必須的決定...... 

之七 

鷹。 

從來沒有流過淚。 

即使在重回了九重天的日子裏...... 

即使在他流著淚、要她為自己而飛的時候....... 

鷹，不了解。 

為什麼，他變了。 

為什麼，他不願意像過去一般地照顧、呵護著她。 

為什麼，他要鷹為自己生活、為自己飛翔。 

難道，他不需要鷹了...... 

她不相信。知心如他，是不會背叛鷹的。 

他說，他會待在她身邊，只要鷹找著了自己。 

他說，鷹，依然不是她自己。 

鷹，是不懂的。 

但，如果，他希望她飛翔。 

她，願意為他飛翔於九重天上。 

 

堅強如鷹，要求自己忘了過去。 

要求自己接受，生而為鷹的命運。生而孤獨。 

如果，注定飛翔、注定孤寂，那麼就接受吧！ 

鷹告訴自己。 

 

然而，在一次狂風暴雨中，她忽然想起了他。 

想起了他哭泣的雙眼、他的無奈及他當時說話的堅決。 

第一次，鷹，發現了雨水是有味道的。 

鹹鹹的、澀澀的。 

或許，甚至有幾分無奈、幾分堅決。她不大確定。 

嘗著鹹鹹的雨水。鷹，笑了笑。 

 

 

新生 

一個炎熱的午後，耳邊盡是些亂糟糟的聲音。 

蟬鳴、車聲、風聲、葉子的沙沙聲，所構成的一幅亂象。 

沒什麼心情念書，無聊的趴在窗前，只能集中意志的和地面上升的熱氣抗戰。 

突然，一個熟悉的身影，撲撲地落在窗檯上。 

是我的鳥兒嗎？我不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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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並不似以前一般，熱呼呼的同我打招呼。 

只是自顧自的打理自己的羽毛。  她不會是我的鳥兒吧，我想。 

悵然，我又想起了午後的炎熱。 

鳥兒，似乎也察覺到了午後的炙熱，居然跳進了窗子，站在桌腳邊乘涼。 

睜著小小的眼睛，竟和我相互張望了起來。 

她的大膽令我驚喜。  或者她真是我的鳥兒。  

我們都如此陌生了嗎？  你可曾在午夜夢迴時想起我？ 

忽地，一陣啁啾，從樹梢傳來，我似乎聽到屬於小小鳥特有的清亮。 

是你的小孩嗎？  你已經有了自己的一片天空嗎？ 

這麼多的問題，繞著我心頭，一時間把我給困住了。 

她，則看了看窗外，一溜煙的飛上樹梢。 

 

閉上眼，樹梢的鳥囀，似乎成了一劑薄荷。 

我記不太清楚夏日的午後了。 

始終，沒問清楚她是不是我的鳥兒。 

或者她只是為鳥兒送信來的。  又或者鳥兒託她看看我好不好。 

又或者是鳥兒帶著她的小生命來看看我。 

現在的鳥兒在哪呢？  是不是也是像我記掛她一般的記掛著我？  

 

這些問題，說實話，我並沒有答案。也不在意答案是什麼。 

我相信鳥兒存在在我心中，就好像我存在在鳥兒心中一樣。 

我們的生命，早已因分享，而屬於彼此。 

我想，無論鳥兒在哪，她是快樂的。 

因為我正快樂的活著。 

 

 

鷹 

至於鷹。 

鷹的故事，就隨她吧。 

 

 

 

 

 


